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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以前我曾经提出这样的观点，我们

已进入自动社会，我们的时代已经落入一种

巨大的“象征苦难”，这种象征苦难将导致

对欲望结构格式的摧毁，也就是摧毁力比多

经济。现在投机式的经营已经一统天下，正

在系统地摧毁我们的个人化冲动，这种冲动

的消失剥夺了所有相关联的事物，个人的感

性生活永久地被大众媒体所控制。“象征苦

难”和对欲望的摧毁既与经济相关，也与器

官相关，它既事关消费模式，也事关那些捕

捉和驾驭消费者关注的工具，而且最早是在

20世纪初由文化工业和大众媒体来实施的。

大众文化的市场营销绕开和短路了消

费者动手制作的知识和用来生活的知识，消

费者被逐步地无产阶级化。无论是在生产还

是消费之中，工业式及营销式的捕捉已经使

我们的关注变形扭曲。首先，关注是通过教

育来形成的，父母和学校环境是我们的第一

认同和第二认同，这两种认同构成了几代人

之间的关连，在这些关连当中，我们获得如

何生活的知识，并将其逐步发展并精致化。

第二，我们养大孩子，想要把他们的知识体

系一步步拔高，就需要用独特的方式传输知

识。同时孩子们自然也会再用独特的方式传

输给他们的孩子们，传输给他们的同志、朋

友、家庭、同辈，无论是远和近。然而，所

有这些教育渠道，教育方式，包括我们的学

校及教育系统都正在被工业式及营销式地关

注所捕捉，这是对社会系统的扭曲。

欲望的经济是通过认同和跨个人化的编

织进行的，并同时使得人的目标被转移，本

来应该转移到母亲，再到旁边的玩具，最后

到社会的投身。而在现代社会新媒体所编织

的这种工业式及营销式的捕捉，就会扭曲和

短路我们的关注及欲望，绕开我们的个人认

同和跨个人化过程。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象

征苦难”。

在20世纪的下半叶，被捕捉的观众年

龄不断变小。1968年青少年成了视听类大

众媒体首要争夺的对象；到了20世纪末，

婴儿成为争夺的目标。通过所有方式如节目

和电视频道，使得婴儿的欲望和关注，脱离

情感和社会环境，欲望对象被象征化。在弗

洛伊德看来，欲望本身并不存在，其成型过

程是在人性冲动下不断转移交错而形成的。

欲望不光想要让某些东西存在，如果想要的

东西并不存在，我们的欲望能够让它存在，

并逐步和现实达到一致。欲望中的对象比周

围的实体更加有吸引力，欲望能够使对象无

限化，理想化，并超出所有的现实。欲望需

要投射在一个对象上，并体验它和现实逐步

一致的过程。如果我们毁灭欲望，就要清除

其所有的关联，也就是所有的信赖和信念。

没有欲望，没有信赖，没有信念的话，所有

的经济都将是不可能的，最终我们就会清除

掉所有的信念，也会清除掉所有的信用，

2008年金融危机就是如此。

欲望的对象引发了对生命即兴的信

念，这种信念通过一种不同寻常的力量展示

出来。如，所有的“爱”都是幻想式的，

“爱”是给那些没有生命的东西带去生命，

给那些平常不存在的东西带去生命、使其存

在。“爱”总是带着幻想去爱的，这个说法

来自于《友爱的政治学》这本书，这种幻想

式的“爱”给我们的文明带来了持久的形

式，在这种形式中“爱”得以惠存，这是对

于生命不同寻常的知识的体现。通过这个方

式，生命走向生命之外去发现，并衍生出新

的手段来追求生命。技术像生命的支架，我

们通过不断增加技术的丰富性，促使我们的

人工制品不断进化、复杂化。以此，生命实

现自我维持。我正是用这样的思路来解释古

人类学家所描述的生命外在化运动，生命一

定要走到生命之外，用技术来维持自己。为

了获得比生命更多的东西，促进了技术器官

的药罐式的进化。生命的三个方向——技术

的、器官的、药罐式进化，构成了地球上人

的问题，衍生出人化过程。如果我们要分析

这个国家的话，我们不应该避开这些问题，

也就是说生命是不断地被技术开拓和塑造

的。

“爱”严格说起来是对人工制品的体

验，它是对我们所爱的东西产生厌恶，这是

非常必要的，没有厌恶就没有爱。当我们停

止爱，面对人工制品的时候就会被粗暴地拖

入日常生活的人工性，去直面“爱”的情景

的人为性，我们的“爱”发生的地方实际上

是人为的。在两三百万年以前，生命开始越

过非活性的人工制品，它要越过像树枝、石

头、铁器这些工具，那时候出现了亚里士多

德所说的自信感性的灵魂，那个会爱的灵魂

正是非活性的人工装置逐步发展的根本，为

生命保存了一条力比多经济的通道。这条通

道对生命是至关重要的，它使得每一个生命

能够走向个性化，否则人的生命就会像其他

动物一样消失在死亡之中。这也使人惊叹生

命的创造力。保罗·瓦莱力也这样描述：

“心灵或者精神的生命随着现代性和资本主

义的到来，通过它自己的创造力，制造出一

种精神的政治经济学”，在今天捕捉我们的

踪迹，至关重要的是工业技术，这实际上

是以远古时期的技术装置为基础的。今天

“嘀嘀”、“快的”捕捉我们线路的技术跟

三百万年前的装置是同理的。

消费者的无产阶级化，意味着他们的

欲望被象征化、同一化，并被囚禁于历史动

荡的苦难，将所有的个性压制在可计算的一

定范围内，而这种范围将当代世界转变成了

一个沙漠。随着工业的不断创新，不知什么

原因，本可以自我创造的生命正被消蚀得越

来越少。所谓的精神价值像股票市场一样暴

跌了，且在我们这个时代已经到了极限，国

家的战略式营销和金融的独霸在过去已经被

强加到整个世界，遍及社会每个角落。这种

情况最早起源于1980年代，这些变化同时

引发了社会动荡、心理的失落和脱节，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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毁灭了欲望，造成了信任的危机，这些情况

将持续伤害权威的所有形式、所有机构，

也会伤害经济，最终导致2008年大家所看

到的那种入不敷出的情况。而在西方一场新

的经济危机正在酝酿，对于中国来讲未来也

有可能跟西方一样。终极工业需要通过建立

与社会架构相关的自动化计算控制我们的冲

动，这在巴黎特别明显，可能在中国会更加

严重。我们知道人的冲动最终是无法被控制

的，用数字来强硬规范社会控制标准，最终

只会通过极端危险的方式来消解这种冲动。

网上阅读和书写被称作是数码化的第三

式终极，造成了生活知识的无产阶级化。也

正如劳动者，所有的动作成为了机器上能够

捕捉的终极，造成了手工艺的无产阶级化。

当有学生告诉苏格拉底，对手开始用书

写在跟我们斗争了，苏格拉底看到了这个终

极，当时他已经知道任何知识的外化都会带

来无产阶级化这一威胁。这个显然的悖论在

于知识的构成依赖于知识的外化，同样，数

码终极、模拟终极和机械终极，这些我所说

的也会造成无产阶级化，知识或者动作的无

产阶级化，我后面会解释这些说法。当德勒

兹指出他所说的控制社会时，已经预言了那

个高度工业时代的到来，对关注和欲望的毁

灭式的捕捉正是通过控制社会来发生的，对

于控制社会德勒兹用了这样的说法来描述，

“20世纪末由电视对消费者施加的非强制性

的规则控制着社会，这种状况出现于消费社

会的末期，它们的功能是为了向高度工业化

时代的转移铺下道路”。

在德勒兹那个时代，他应该是几乎没

有意识到这个问题，但是瓜塔里可能已经预

感到了自动化社会的到来，每个人都是分散

的，一盘散沙的人，自动化控制对我们实施

了所谓的生命体会的机械式清除，对于社会

这一系统，我们再也不能够通过个人去仔细

地体会了。在古希腊的时候，这些仔细地体

会跟危机或者决断是同一个词根的，这个体

会被康德称之为理解。我们个人化的体会已

经被自动化，已经被自制化，康德说的分析

式的力量已经被下放给了数学的算法，这种

算法通过感应器和动力执行机构而落入康德

所说的任何直觉之外，也不在康德说的知觉

之内，已经流放到了任何的经验之外。

2008年金融危机已经过去了七年，我

们现在仍然不知道如何最好地去描述这个事

件，它是危机，还是突变，还是变形？这些

说法一个个全是隐喻而已，还称不上是实质

性的思想。“危机”这个词的寓意有漫长的

历史，希腊很有名的医生指的是疾病进程中

的决定性转折点，那也就是说所有的批评或

者批判，所有决断的源头是在某些标准的基

础上做出的，如果没有这个标准怎么来定义

危机呢？突变首先可以理解为与生物学相关

的词汇，是要把某个东西放到某个位置上，

而变形是动物学里面的术语，从古希腊传到

我们手里。金融危机已经过去七年了，能够

进行理论化积累的我们，身上的自信观能以

及科学、道德、审美和政治都已经被无产阶

级化，这个无产阶级化跟20世纪杜尚的感性

被无产阶级化，与19世纪马克思所描述的工

人的知识通过机器被无产阶级化，这三个无

产阶级化结合在一起，既是持续危机的导火

索，也是这个危机的结果。全球危机这么长

时间以后，我们什么决断也没有作出，我们

也没有达到任何的临界点，也没有德勒兹所

说的两个可能性，而这一危机根源处的毒性

正在加强，新的金融危机马上就要到来。

当一个突发性的因素同时也成了结果，

我们就会发现自己进入了一个螺旋，这个螺

旋非常值得我们进去，但没有找到标准的话

就会进入一个恶性循环。往上的螺旋是好

的螺旋，坏的螺旋使我们越来越糟糕。我们

相信在2008年的危机之后进入一种后涌状

态，我们把危机状态称作是变形。人类讨论

金融、政治所有危机时候就像这样，外面被

包裹，我们这里的毒性越来越大，我们没有

办法，我们不应该把这个危机看作是突变。

存留。1993年后普及的所谓全开放网络，

代表着数码技术已经将高度工业化的社会引

向无产阶级化的新阶段。在这一阶段，超

工业化时代成了系统性愚蠢的时代，这会实

现整个社会的电视化，电视控制人的行为或

者介入社会的各个网络，企业发展可以实现

本地化，巨大的市场可以被远距离控制，工

业资本主义和金融资本主义可以被结构性地

分开，电子金融市场可被无缝连接，实时地

引导资本化。这种资本化是通过将数学引用

到金融工业中来实现的，于是自动化的决策

就能够在功能上日益控制消费市场，且将基

于冲动的自动机制联结在一起并再度核算。

最初这些是以大众媒体为中介来实现的，但

在今天是通过终极工业，如“嘀嘀”、“快

的”，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数据经济，对个

人数据的经济开发。数码自动化已成功地转

移了人的审视功能，在消费者和投机者之间

建立了一种系统化的联接，这在功能上基于

冲动，也使得人的各个冲动之间相互作对、

相互争夺。这就是伦敦的管理学教授所称的

功能性的愚蠢。

在过去几年，尤其是2008年以后似乎

产生了一种普遍化的发呆状态。1993年以

来的数码化爆炸式地发展，给我们带来一系

列的技术冲击，冲击一次次到来，尤其在面

对网络末日的四驾马车——谷歌、苹果、

Facebook和亚马逊正在拆分启蒙时代形成

的工业社会结构时，人开始变得有些恍惚。

结果就像工业艺术协会在一次公共会议上说

的，一次次冲击之后，我们傻掉了，于是就

有了所谓的网络忧郁症。

到今天为止无产阶级化的第三阶段已经

完成，这一阶段是由从工业民主的废墟中冲

出的西方高度工业化的国家构成的。在19世

纪，我们失去了手工艺，到20世纪我们失去

了生活的知识，在21世纪我们正在失去理论

知识，仿佛今天我们的目瞪口呆是因为我们

完全不知道如何面对目前的困境。由于数码

技术使完全自动化成为可能，理论、理想化

这些最崇高的果实已被看作是过时的。与此

同时，科学方法也同样被认为是过时的了，

至少著名记者《why》杂志的总编是这样告

诉我们的，“在理论化的终结之下，数码大

洪水使科学方法也过时了”。数码终极的自

我自动生产正在被这些终极的自动化机制所

主导，高度工业化的社会正在经历着理论知

识的无产阶级化，正如电视播放形成的模拟

这个危机所引导的不是生物性质的变化，从

某些方面讲，这种变化只能是半无产阶级

化。然而金融危机的突变也使得我们这些批

判者的劳动变得无效了，使我们的知识无产

阶级化，使我们对困境和危机没有办法。现

在我们整个人类的困境就是这个样子，理论

知识本来是一种批判性的知识，现在我们无

法动用它，就像一个生命被卡在里面了，生

命要出来，需要通过一个树枝或者一个机器

来支撑自己，现在我们不能这样做，我们现

在没有能够动用的理论知识，正是这一原

因，我想要用蚕茧的理论来理解我们所处的

危机的持久性质。

当前经历的自动社会的经验，其中的系

统性的愚蠢正在层出不穷地涌现。现在我们

如果不是惊慌失措的话，至少我们身上很多

冲动都带有脓毒了，我们的冲动已经长脓发

炎，在极端情况下也有可能会形成全新的理

解，新的标准或者新的范畴，这就是我所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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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的绝对的发明。这一新的理解或者自信会

倒转药罐毒性的逻辑，会促成一个基于未来

的脱无产阶级化的新资本社会。不是说我们

不要资本社会，我们要一个去掉无产阶级化

的资本社会。一位印度经济学家在法语维基

上查了一下，“一种贡献式经济的状态是每

个人在拼命干活，但是，不是纯粹为了自己

的利益，就像那些传授花粉的小动物一样，

除了蜜蜂之外有很多这样的小动物，有几百

种、上千万种。我们要进入这样一种花粉传

授的贡献型经济，一切就有了可能”。

工人工作的知识被无产阶级化，必然

会使工人的基本存在条件也被无产阶级化，

知识被剥夺，你的日常生活领域基本条件也

会如此。感性和感觉生活的无产阶级化以及

社会关系的无产阶级化，则体现在社会关系

全部被限制条件所替换。如果要去银行里开

通卡片，一个条件一个条件，你少填一个表

格事实上就少一些东西。心灵或者精神的无

产阶级化就是理论化和政治上的谨慎思考方

式的知性观能的无产阶级化，是对科学，包

括人文和社会科学的控制的一致性。在高度

工业化阶段，高度控制是通过个人普遍一般

的自动化完成，因此超出了由德勒兹所发现

和分析的通过自身模型来控制的这种一般控

制社会的理解。在今天理论化和政治上的谨

慎思考的知性观能正在被当前的无产阶级化

操作器所俘虏，如“嘀嘀”、“快的”这样

的东西，这个操作器就是数码第三存留，也

就是记忆技术的制品。正如模拟器的第三存

留，在20世纪是对电视观众的生活知识的剥

夺或者无产阶级化，也正如在杜尚时代、马

克思时代机械的第三存留对工人的动手制作

能力的知识无产阶级化一样。

由于对记忆和时间因素在物质和空间上

的复制，而达到了人工上的存留，这种第三

存留会改变知觉的心理存留结构。胡塞尔就

把心理的存留称之为原存留，将记忆的存留

称作第三存留。时间长了以后，第三存留就

会进化，会导致对我们人在原初存留和第二

存留之间的游戏发生改变，这会导致所谓的

跨个人化的过程。跨个人的过程实际上是每

一次都自己构成一个时代，不是指我们生活

在一个个分离的时代里，而是人每构成一次

跨个人化的过程，就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在

跨个人化的过程里面，我们是通过基于一种

延伸到我们所有生活的地方，全球的每一个

角落，在所有的有社会关系的系统里面，我

们整个社会被看作是一个供他们捕捉信息的

终极关系系统。这是因为数码的第三存留以

及算法同时生产和使用着这些数据，使得理

性作为一种综合的观能被短路掉了。康德讲

过理解和理性是不一样的，他认为我们经常

希望自己的理解能够被理性的法则所规范，

可是我们的理解经常是做不到这点的。由于

我们的运算速度太快了，你怎么去理性呢？

这就导致理解的分析式观能也被自动化。康

德本来说我们在理解的同时会执行理性的法

则，有时候稍微违反一下也是可以被纠正

的，但在快速的运算中，一旦我们的理性或

者理解发生错误之后很难被察觉。

无产阶级化已经是一个事实，大家都看

到了，它对人的关注的摧毁将是致命的。而

我持相反的看法，无产阶级化这个事实是由

数码化引起的，后者就像所有的第三存留的

新的形式刚出现的时候是一样的，会形成药

罐的新时代，如果不给出新的治疗或者新的

疗法，或者新的诊治，这个药罐肯定会有毒

性，但是这个药罐本身带有很多的机会。开

出一个新的治疗方法的处方是我们科学界、

艺术界、法律界和一般的精神生命界以及公

民世界的责任，而首先是那些想要代表我们

的政客的责任。我们需要有这样的勇气，这

个斗争必须要针对数不尽的秘密，我们的处

方会触及那些一边自己遭受着毒性，同时又

把这些毒性像奶粉一样喂给别人的秘方，这

个事情肯定是非常痛苦的，是苦难的时段，

我称它为破茧期，正如一个蚕宝宝要从茧里

爬出来那样。（节选）

注：本文为中国美术学院未来媒体/艺

术高级研究班第一季：斯蒂格勒“新技术、

新媒体、新艺术”系列讲座讲稿，由中国美

术学院视觉中国研究院提供。

连续的对第三存留的中断，来找到新的共同

意义。这样的话，我们的心理个人就能够形

成大家都共同认同的意义，由此才构成一个

个的集体式的个人，这种集体式的个人汇集

在一起我们称之为社会。在个人的跨个人化

过程当中形成的一些意义会被心理个人所分

享，这些意义是每个人作为集体个人，以及

各式各样的个人共同的一次次的反复地来分

享，这样就让每个人继续完成跨个人化的循

环。个人是在集体当中来进化的。他们一次

次不断地积累就成了知识的积累，成了我们

所谓的集体第二存留的集合，只有通过这个

集合，我们集体的期待才能够形成，我们个

人社会才能够都会有走向远处的一种期待。

大数据时代预示着人类的理论化肯定要

终结，大数据的技术向我们指明了所谓的高

绩效计算。这个将会在大规模的数据上来运

算，我们对数据的搜集与处理是通过一种数

码的第三存留的方式来进行，而且这个处理

将会时时地进行，以光的速度进行运算，而

且是全球同时进行的。数据都是几十亿G的

规模运算，是通过对我们日常生活里所有行

动、所有动作的数据捕捉系统来支撑，而且

专  栏 / Criticism 专  栏 / Criticism

1-3                                          

2015伦敦Frieze艺术博览会现场#1

#2 #3

#3


